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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清华

1955年夏我从北京二中毕业，被选送

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专业。当我背着行

李从南门走到二校门时，被告知要重新选

专业，因为工程物理专业的名额全部分配

给当年从留苏预备班转来的学生。我可以

从当时保密的另外三个专业中选一个：无

线电工程、电子管和自动控制（当时称自

动学和运动学），我选择了当年新开辟的

自动控制，学号是550034，进入自01班。

我在中学时就喜欢打篮球和游泳，但

水平很低，只能算个体育爱好者，百公尺

成绩13秒7，但对于体育方面的事知道不

少，是个体育小杂家，早就知道清华有位

马约翰老前辈，是我从小敬仰的大人物。

进清华后我的第一个班主任陆慈老师就是

马老的儿媳妇，她对我们这些刚踏进清华

大门而幼稚得几乎一无所知的孩子关怀备

至，使我感到十分温暖和亲切。不久我终

于见到了马老，那是一年一度的新生大

会，马老给新生作报告。马老刚走上台，

全场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年过古稀的马

老鹤发童颜，白衬衣，灯笼裤，黑领结，

不用扩音器那洪钟般的声音传遍整个大礼

堂。他教导我们每天都要运动，要让心脏

剧烈地跳动十分钟，要坚持体育锻炼，要

身体好才能有条件学习好和工作好，才能

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他甚至教我们

如何洗澡，后来被我们称之为“马约翰八

分钟洗澡法”，坚持终身，受益无穷。

马老的报告使我对体育有了进一步认

识，我从一个单纯兴趣出发去锻炼的体育

爱好者，转变成自觉地目标明确地去锻炼

的业余运动员。从此，身体素质和技能提

高很快，一年后，我被选拔进入清华篮球

队，不久转到田径队跳组。在教练指导下

开始科学的有计划的体育训练。

1958年初，我父亲因“反苏”、“发

展民革组织”和“包庇大右派”等罪名被

打成右派分子，由此我不符合保密专业的

政审条件了，不能继续留在自动控制专

业，系里让我转到性质相近的企01班。尽

管因为父亲的原因转了专业，但清华没有

唯成分论，而且加强在体育方面对我的培

养。自1958年5月以后，为筹备国庆十周

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清华抽调了

29名学生成立一线集训队，我也有幸成为

其中一员。

荣幸地成为马老弟子

我们跳组的教练是王英杰、刘儒义和

陈兆康，马老和夏翔老师也经常到田径场

上亲自指导我们，和马老有了更直接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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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练习跳远项目需要有很快的短跑速

度，我用很大的精力在提高短跑速度上，

但起跑技术一直很差。马老年轻时是优秀

的短跑运动员，曾获得440码全国冠军，

马老多次亲自指导我如何掌握起跑技术，

在烈日下一遍又一遍地教我去掌握起跑时

的角度和步幅。在马老和几位教练的指导

下，经过一个冬天的训练，迎来了收获的

季节——在1959年4月北京市运动会上，

我以14.77米的成绩打破了男子三级跳远

北京市记录并取得冠军。1959年初，部分

人集中到北京体育学院和先农坛体育场，

离开清华脱产集训，直到全运会后。1959

年10月返回学校，前后耽搁了一年多的学

习。

在清华期间，我代表北京市参加过

1959年全国第一届和1965年全国第二届运

动会，这些运动会不像校运动会及高校运

动会，有众多清华同学前来助兴。在运动

场上我感到孤立无援，但每次都能看到马

老的身影，马老就像最亲的亲人一样给我

最大的鼓舞和安慰，使我鼓起勇气去拼

搏，去争取好的成绩。

成为运动健将

我在清华园度过了12年学习生涯，直

到1967年11月才走上工作岗位。最美好的

青春年华是在美丽的清华园度过的。清华

园内留下了我无数美好的记忆。在那里

我学到了人生的真谛，培养了正确的人生

观，吸收了广博的知识，塑造了强壮的体

魄，也培育了坚贞浪漫的爱情。我始终不

能忘记那些孜孜不倦培育我的老师、团结

互助的同学，特别是老校长蒋南翔提出的

“又红又专”的教育方针，和马老为祖国

练好身体的教诲。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是

养成了始终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听了马

老的报告，看到马老健壮的体魄，以及寒

冬时只穿一件毛背心和西服外套的打扮，

令每个同学称奇。从此我更加热爱体育锻

炼，每天下午四点半，放下功课来到操场

已成习惯。经过两年科学的训练，我终于

在1960年6月全国夏季田径分区赛以15.38

米的成绩夺得男子三级跳远冠军并达到运

动健将标准，于1964年清华高速度运动

会上以10秒9的成绩打破男子100米校记

录，在1964年北京市高校运功会上以22

秒4的成绩获得冠军并打破男子200米清

华校记录。

我能在学习之余取得这些成绩，有我

个人的勤奋和努力，但更重要的是以马老

为首的清华体育界众多老师和同学的关怀

和帮助，以及南翔老校长和各级领导的倡

导和支持，清华崇尚体育的风尚，给我和

其他运动员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我

1964年北京高校运动会上获得男子200米
冠军时，接受马老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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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校长和马老及已离开我们的体育教研

组老教练们充满无限的崇敬和怀念！

体育令我拨云见日

1967年底，我离开了清华，来到鄂西

北山区湖北十堰，参加第二汽车厂的筹建

工作。当时这里是一个僻远落后的山区小

镇，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力供应，没有公

共汽车。道路是碎石路，质量很差，雨天

是“水泥路”，晴天是“扬灰路”。住的

是活动房子和芦席棚，吃的是糙米饭，生

活之艰苦自不待言。

在之后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被

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罪名是蒋南

翔的修正主义黑苗子、马约翰保命哲学的

黑典型、托派和右派的狗崽子。不久，

由于我会打篮球（这也得益于在清华篮球

队的培养），厂里需要我上场比赛，虽然

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反革命，但我不愿

意，我说，反革命分子怎么能代表厂里去

比赛呢！当时管事的军代表说“反革命也

可以做革命工作嘛”，终究由于

没能查出我有什么反革命言行，

又加上当时的政治运动陷入了一

场群众斗群众的运动，打打我们

这些清华毕业生气焰的目的也达

到了，不久就宣布了审查结果，

我被解放了。此后我们分厂（动

力厂）连续五届获二汽联赛冠

军，在二汽打出点小名气了。我

在二汽（后改名东风汽车公司）

一直工作到2000年底，从东风汽

车集团常务董事和副总工程师的

职务上退休。

老校长南翔同志和马老鼓励

我们除学好科学知识外，要有自己的特

长，要有高的目标，要在体育上也攀登高

峰，去创造全国纪录和世界纪录，要成为

全面发展的多面手。这些话激励我不断地

努力创造好成绩。随着时间的推移，更证

实了这些话的正确性。看到今日的清华学

子在全国乃至世界舞台上的卓越成绩，马

老的在天之灵定会感到无比欣慰。通过坚

持体育锻炼，提高了体质（我在清华身高

还长了五公分），为此后近五十年的生活

和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南翔同志和马老提出要求我们“为祖

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这个口号是清华学

子乃至全国青年人奋斗的目标。

2011年是清华百年华诞，也正值我从

清华毕业五十年，我和同班同学都参加了

校庆活动，我们初步完成了“为祖国健康

工作五十年”的目标。老运动员们还组织

了方阵参加马约翰杯运动会开幕式，受到

在2011年清华百年华诞、马约翰杯运动会老运动员
方阵任旗手，蓬铁权（左1）、胡方纲（右2）、陈铭忠
（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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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南联大——初识马约翰

抗战期间我考上西北师范大学（当时

属于西北联大）体育系，西北联大是由师

大、平大、北洋大学这几个学校联合组

成。抗战期间西北联大搬到汉中了，我就

在汉中那儿上学，在汉中呆了四年。毕业

时，因为品学兼优，得到学校特殊荣誉

奖。马约翰的女婿牟作云从昆明回西北师

大续读学业，他是一个篮球国手，也在清

华教过学。他把我介绍到西南联大。

当时，西南联大是由清华、北大和南

开组成的，虽然在一起办公，但是聘任教师

还是各学校自己聘的，我是被清华聘用的。

昆明原来很沉寂，马约翰把昆明的

体育协会搞起来了。时任云南省主席龙

云的大儿子龙绳武好打网

球，马老也爱打网球，他

儿子马启伟也爱好打网

球，所以他们就联系到

一块儿了，龙绳武出面，

把昆明的社会体育协会搞

起来了。昆明的美军兵种

很多，他们来了要活动；

有些商人后来从香港、广

州、上海都撤退到了昆

明；有一些国家出名的运

动员、过去的“国手”也

退到昆明去了。所以我们在
2012年8月，王维屏教授接受清华校友总会访问。左起：

沈鸿敏、王维屏、黄文辉

全场热烈的掌声欢迎，体现了我们对马老

和清华体育事业的崇敬和怀念。

我退休后，随子女来到美国。但仍常

回国，并被聘为东风汽车公司咨询委员会

委员，义务做一些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

工作，协助企业做一些安定团结的工作。

并注意搜集一些当今世界汽车行业的技术

发展趋势、经验动态和信息，帮助现在的

企业领导去做正确的决策。

马老诞辰130周年快到了，马老那健

壮和乐观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眼前，按

照马老的遗愿把清华的体育活动更蓬勃地

开展起来，让所有清华学子都能健康地为

祖国工作和生活五十年，就是对马老最好

的纪念！

2012年7月24日 于美国新泽西

我了解的马约翰
○王维屏（教）口述  沈鸿敏 整理

怀念师友


